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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俊

光阴荏苒。已是耄耋之年的我，前阵子应友
人邀约，和老伴一起去故乡天凝一游。

此次去天凝，主要是去蒋村看两棵闻名遐迩
的古银杏树。已经是冬天了，本该早就去了，但一
直没时间，那天终于逮到个机会。上午，我们一行
三人驱车从嘉善出发，只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
地。近900岁的古银杏树依然挺拔，只是天阴沉沉
的，没有阳光，且过了最佳观赏期，树叶有些凋零，
要是再早十天半月，并是大晴天，阳光下满树金黄
的，该是多么好看！

看好古银杏树，我们调转车头，向南边的天凝
老街开去。车行没几分钟，在红旗塘大桥北堍，我
们看见了一所学校，红色墙面上“天凝小学”四个
金色大字赫然在目。早就听说我儿时念过书的小
学，已从天凝老街倪家弄底的庵浜移址新建，原来
是在这里。忽然，我想起几年前天凝小学的杨校
长加我微信，并向我要了简历和照片，我问派甚
用，答曰“布置校友长廊”。现在正好路过，何不进
去看下？我们向值班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打电
话向校长通报了情况。不一会儿，新任的周校长
从办公室出来接我们进去，并直接把我们带到校
史廊，指着展板上我的照片和简历让我们看。

照片是我十多年前拍的那张，端坐在电脑前，
挺精神。简介这样写道：“王家俊，出生于嘉善天
凝，1949至1955年就读于天凝小学（时称天凝区第
二中心小学）。1963年平湖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西
塘小学工作，长期担任中心校教导主任，是全县第
一批小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
并负责辅导全市最早成立的西塘镇小记者活动，
取得一定成绩。其指导的学生习作《江爷爷来我
家》获 1992年全国‘少儿见闻’特等奖。2003年退
休后，重拾儿时爱好，钟情阅读写作，时有作品在
报刊、网络发表并获奖……”

再一看，展板上面标有“杰出校友”四个醒目
的大字，这可吓到了我：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
休小学教师，岂是“杰出校友”？周校长解释说：

“王老师，这些年，你为宣传嘉善、宣传天凝写了好
多文章，影响很大，我们想用此方法对你表示感
谢。”接着，周校长让我看了从天凝小学“走”出去
的一些名人，诸如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顾功叙；曾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
被教育界公认为“一代名师”的教育家赵宪初；还
有许多从天凝小学毕业、后来成长为优秀领导人、
企业家的……他们才是“杰出校友”，我真的自愧
不如。

看完展板，周校长因有事，让我们自行参观校
园，于是我们便随意看了起来。

学校占地面积约 30亩，有两幢气派的四层教
学大楼，现有 14个教学班，559名学生，在编教师
39人。学校以“古韵”为基调，在环境上精心布置，
分别设置了主题墙、行知廊、校史廊（包括“杰出校
友”）、红旗塘文化廊、中医廊棚等。在连廊处摆放
了开放式图书角、科技作品展区。在校园绿地入
口处，置有一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开辟了
百果园、开心农场。学校南面则是一片偌大的运
动场地，有篮球场、足球场、彩色环形塑胶跑道
等。近年来，又新建了清风林、凝秀池等，使校园
既浸润于文化之中，又充满了生活气息。学校还
分别在校园的景观石上用不同的字体刻上了“和、
勤、礼、孝、善、俭、诚、健”等字。

漫步校园，一花一石，一林一池，一亭一路，处
处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学校育人的要求，
孕育着百年老校的古韵之美。这哪里是一所小
学，分明是一个锦绣花园！

从学校出来，我们又驱车直奔天凝小学旧
址。学校就在庵浜（现天凝文化中心）东边。从我
老家（凝溪河南边的北廊下）到学校得越过圆通
桥，往西穿过北大街中段，再往北经过一条长长
的、窄窄的石板铺地的弄堂——倪家弄。在我的
记忆中，原学校不大，就6个班级，10来位教师。学
校外面是一人多高的围墙、两米多宽的校门。校
门两边是两根 30多厘米见方的砖柱，校门高近 3

米，门楣呈弧形。在我读书的时候，这半圆形的门
楣上，应该有个大大的红五角星，白底黑字的校牌
就挂在门边的柱子上。印象中，教室和老师办公
室均是破旧、阴暗的平房。每间教室的门在南边，
南北墙各有两扇推关式的窗户。教室里，砖块铺
地，黑板是木头做的，油漆斑驳的黑板上端，左右
各有两个铁圆环，粗粗的麻绳系在铁环上，又固定
在墙上的大铁钉上。每次老师写字或擦黑板，这
黑板就因为晃动而“哐哐”作响。课桌椅不消说，
也是很旧的，还有高有低。教室里光线不足，到了
下雨天，只能勉强看得出书本上的字，电灯当然是
没有的，上下课由值日老师用手摇铜铃。

学校唯一有特色的是操场后边有一座 7米高
的小山，名曰“文山”，四周种了一些绿植，上面建
有一个小亭子，据说是明代建造天宁寺时堆土而
成，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也有说这叫“坟
山”，里面埋有原天宁寺庙和尚的尸骨）。但就是
这么一个小土丘，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课余，女
孩子们在亭子里做游戏，男孩子则冲上冲下，玩

“官兵捉强盗”。这“文山”后来何时平掉的我不清
楚，在原先“文山”的位置上现已建起了居民住宅
楼，原来的教室、办公室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校门外东侧，有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历经沧桑
的百年古树——枫杨树（又叫元宝树），至今仍
在。树身上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树瘤”，大的如
足球，小的如拳头，已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树冠如
伞，树身略向南倾斜。记得当年下课时，我们常在
树下玩，捡掉在地上的形同元宝的果实互掷，大家
逃啊追啊，玩得不亦乐乎。夏天，大片大片的树荫
又给了我们一个荫凉的玩耍地方。这棵树至今仍
枝繁叶茂，屹立在历经百年风雨的旧校门外。

当年不像现在，上学人人都背新书包。那年
我上学，母亲只给了我一块半米见方的旧布，角上
缝一根布带，把书本、文具叠好放在上面，用布包
裹后再用带子系住，后来还用牛皮纸包扎过，就这
样将书包夹在腋下上下学。

读小学时，我的成绩并不怎样，但对时事尚关
心（可能是受父亲影响），五年级时一次时事测验，
我得了全校第一名，破天荒拿到了一张奖状。奖
状是学校自制的，落款时间写着“1954年 5月 17
日”，这是我小学时唯一的奖状，故至今保存着，一
起保存的还有一张小学毕业证书和两张成绩报告
单。

我的小学同学除了邻居中的几个玩伴，能记
起来的有住在镇西的沈根林，和我同桌过，他曾在
西塘小桐街小学（又叫毛家庵小学）教书，后来在
教育局做教研员，最后调到嘉兴市去工作了。焦
延龄，师范毕业后在嘉兴油车港教书，后来做了中
学校长。

小学老师，能记起来这样几位：二年级班主任
顾国英，她当时 40来岁，家住在学校附近，女儿叫
顾先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梅奕中、董善英两位老
师是一对夫妻，后来一起调往干窑；毕业班班主任
包雪龙，刚从师范毕业，教我们语文；教导主任黄
士昆老师，我后来去西塘工作，和黄老师在一所学
校共事，还合教过一个班级，我教语文，他教数学，
很合得来。

那时学校的工作均配合当时的形势，抗美援
朝时期，学校组织大家捐钱，除交出零用钱外，还
让我们拣废铜烂铁，把家中的牙膏壳带来交掉，同
学们都很踊跃。最有趣的是让我们报名去朝鲜参
加宣传队，我也在大红纸上认认真真签了名。上
世纪 50年代中期，又“学习苏联老大哥”，跳集体
舞，穿花衬衫……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里虽早“换了人间”，
但我仍沉浸在对昔日母校的回忆中，老伴催促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得去老街看圆通古桥呢！”于
是，我们告别了母校旧址，向老街走去。

原先的母校，虽然无法与新建的现代化校园
相比，但它在我的心目中是无法替代的。因为在
这里我度过了美好的小学时光，因为这里承载着
我童年的梦想与希望，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重访母校天凝小学
故地寻踪

我的老师
■钱大忠

2016年 11月 26日，嘉善高级中学隆重举行
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我与我读高中时的班主任
罗志澄老师又一次相逢，心情无比激动。我于
1971年 9月至 1974年 1月就读于嘉善二中（即现
在的嘉善高级中学）。那时，高中由三年制改为两
年制，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因此，我高中读了
五个学期。罗志澄老师教了我五个学期的数学，
做了我四个学期的班主任。他的谆谆教诲引领我
跨入知识的殿堂，他慈父般的关爱让我树立志向、
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罗老师出身于教师世家，他父亲是位农村小
学老师，长期在下甸庙肖家圩小学任教，几十年如
一日，默默无闻地为农家子女传授文化知识。肖
家圩远离集镇，罗老师的父亲把学校当作家，坚守
岗位，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农村教育事业。罗老师
自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敬重父亲，为父亲是
教师感到自豪，他以自己的勤奋学习回报父亲的
辛勤付出。罗老师从 6岁开始读小学，先后就读
于干窑中心国民学校、西塘计家弄小学。罗老师
天资聪明，又勤奋学习，学业一直很优秀，小学毕
业后考入西塘中学（现为嘉善三中），初中毕业后
考入嘉兴地区临安中学高中部。罗老师于 1958
年 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大学数学系，在那个
年代实属凤毛麟角，是人人羡慕的大学本科生。
1962年7月，罗老师大学毕业，被分配在魏塘中学
（后为嘉善二中）担任数学老师，开启了他长达25
年任课教师的职业生涯。

罗老师刚踏上教师岗位时才22岁，比学生大
不了几岁。罗老师平时与学生们如同兄弟姐妹般
相处，终日形影不离。清早，在学校大操场上，他
与住校生一同晨练，每当春秋季节，他身穿那件印
有“杭州大学”红字的背心，带领着自己班上的学
生一起跑步，你追我赶，格外醒目；在学校农场，他
卷起袖子与学生们一起劳作，翻地、锄草、浇水，同
耕同耘，场面动人；在学校食堂，他与自己的学生
们同桌就餐，嘘寒问暖，交流感情。那时，罗老师
工作热情满满，既当数学老师，又任班主任，双管
齐下，悉心培育与他朝夕相处的学生。他讲课声
音洪亮，板书工整有序，分析数学例题，由浅入深，
条理清晰，讲解明了，可称得上是科班出身的一流
数学老师。然而，罗老师对学生的爱，可以说是与
生俱来的。出身于教师家庭的他，父亲的言传身
教深深影响着他，他热爱教师岗位、热爱自己的学
生，用爱滋润每个学生的心田，让自己的学生成长
成材。

沈国建，家住大通乡王家村，1962年 7月，他
以优异的成绩从农村小学考入嘉善县城里的魏塘
中学，成为罗老师的学生。沈国建读了一个学期
后，因两个哥哥已成家立业，自立门户，家中只有
父母二老，劳力不足，家庭困难，无法提供他的伙
食费。因此，他准备退学干农活，挣点“小工分”，
为家庭增添一丁点收入。1963年春节后的一天，
天气寒冷，生产队农活尚未开工，沈国建在自家的

“廊屋头”晒太阳。只见远处田埂上，罗老师在林
正范同学的陪同下，徒步朝他家走来。那时，嘉善
县城到大通乡王家村，先要乘轮船一两个小时，再
要步行蛮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王家村。罗老师
不辞辛劳，路远迢迢地前来家访，在沈国建脑海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寒暄一番后，沈国建父
亲便开门见山地同罗老师讲，他儿子打算放弃读
书，干农活了。罗老师表情凝重，语重心长地说：

“一名农村小学生，好不容易考入县城中学读书，
放弃实在可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来想想办
法。”于是，沈国建父亲只好说因经济困难要退
学。罗老师沉思片刻后说：“我来帮助沈国建向学
校申请助学金，读书不能放弃。”经罗老师一再劝
说，沈国建打消了弃学干农活的念头，继续进城读
初中。事隔不久，沈国建领到了学校每月发放的
助学金，每月一元五角。那时，魏塘中学学生实施
包菜制，每月三元钱。也就是说沈国建领到的助
学金，可以解决每月一半的菜金。在罗老师的悉
心照顾下，沈国建勤奋努力，顺利地读完了三年的
初中学业，于1965年7月初中毕业，成为那个年代

“响当当”的初中毕业生。
我与沈国建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

县教育局工作，他在大通乡担任乡党委委员，分管
教育。我俩同是罗老师的学生。沈国建由衷地感
谢罗老师对他的关爱，他说：“那时在农村，初中生
已是个人才，所以，我一回乡就当了生产队会计，3
年后又当上赤脚医生，6年后成为公社干部。如
果没有罗老师来家访，我就辍学了。那么，我的人
生也就另外一回事情了。”

嘉善二中于 1971年 9月起开办高中部，当年
度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那时，罗老师已是一位
优秀的数学教师，他理所当然地被安排担任高一
两个班的数学任课老师。那年，我从嘉善一中初
中毕业，以年龄小的优势，轻轻松松地进入嘉善二
中读高中，更为幸运的是我被编排在高一（2）班，
班主任是罗老师。当时，罗老师刚三十出头，风华
正茂，意气风发；他双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仿

佛有着无穷的见解；他有着从容不迫的气质，一言
一行流露出令人信赖的自信。记得那年罗老师给
我们高一新生上的第一节数学课，是让全班同学
在课堂上独立完成初中数学摸底试卷。试卷由罗
老师亲自编印，全是初中数学的基础题目，按理说
初中毕业生解答此类题目不在话下，但事实截然
相反。我们全班同学初中阶段大多时间是“复课
闹革命”，文化知识课上得很少，很多同学几乎两
眼一抹黑，无从下手，我也不例外，最基础的有理
数运算一窍不通，勾股定理也未听说过。最好笑
的是有同学把分式加减运算，变成分子、分母分别
相加，连分式运算法则也不掌握。面对全班同学
初中数学基础如此状况，罗老师怀着对教学工作
极为负责的态度，重新调整教学计划，将晚上两节
自修课其中一节改为初中数学辅导课，采取白天
上高中新课、晚上补习初中数学的方式，让同学们
高中数学和初中数学同步掌握。那时，罗老师每
天的工作量极大，白天，他要教两个高中新生班的
数学课，每天多则四节，少则两节，外加备课、批改
作业和班主任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晚上，他夜夜
给我们班上一节初中数学课，还陪我们上一节自
修课。罗老师起早贪黑，整天忙碌，辛苦无比，同
学们都十分感激，觉到罗老师如此操劳，我们应该
努力学习数学，才对得起他的辛勤付出。罗老师
上数学课确实是高手，基础知识，举一反三，讲清
楚；解题技巧，触类旁通，教关键。在罗老师夜以
继日地教学辅导下，我们班上的数学平均成绩稳
步提高。我也受益匪浅，数学成绩日趋见好，至高
中毕业时，我的数学成绩已达优良，后来参加高
考，竟考上了中师数学专业。

我敬佩罗老师，他是一位既教书又育人的好
老师，他如同园丁，用知识的雨露和爱心的阳光，
孕育着我们在知识的殿堂里茁壮成长。罗老师一
直注重学生思想品格的培养，每周班会课上，他总
是潜移默化地鼓励学生追求上进、遵纪守法，做诚
实的高中生。罗老师对全班每名学生了如指掌，
严格时犹如严父，宽容时如同慈母。有一次，班上
有三名男生出于好奇躲在一起抽烟。罗老师知道
后，随即召开了班会，与全班学生面对面分析问
题，说清利弊。罗老师未点名批评，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教育了全班学生。此后，我们班再也没有
发生类似事情。罗老师是一位出色的班主任，他
与全班学生打成一片，善于发现每名学生的长处，
因人而异地布置一些公益任务，以培养学生的办
事能力。记得在高一第二学期，罗老师让我担任

班级里的领报员，任务很简单，每天中午前往学校
传达室领取校总务处为高中年级订阅的《浙江日
报》，然后将报纸夹在班里的报架上，供同学们阅
读，每星期六放学离校前，将一周的《浙江日报》整
理好，交至学校总务处。然而，当好领报员，必须
做个有心人，每天要记住领报，否则，同学们不能
如期阅读到当天的《浙江日报》。那时，我很看重
罗老师交办的班务工作，每天吃过中饭，第一件事
情就是完成领报任务。微小的事情却让我受益匪
浅，我做事更加认真仔细了。

1987年 7月，罗老师从嘉善二中教导处副主
任岗位上调入县教育局，担任县教研室主任。当
时，我在县教育局工作，与自己的恩师一起工作了
整整 5年时间。罗老师的工作业绩，全局干部有
目共睹，工作全身心投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
结同事，开拓进取，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好主任。
1992年 6月，罗老师转岗担任县教育局督导室主
任、普教股股长。那时，我负责县教育局办公室工
作，与罗老师的工作关系更为密切。他虽然是我
的老师，但老师十分尊重我，我去督导室、普教股
布置局里的工作，他总是认认真真记下来，最后，
他总会问我完成工作任务的期限。县教育局普教
股是局里最繁忙的股室，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全县
几十所中小学。当时，普教股包括罗老师只有 3
位干部，从上午上班一直忙到下午下班，还要经常
加班加点。罗老师始终率先垂范，默默无闻地工
作，从不叫苦叫累。记得有一次，新学期开学，局
里要抽调干部，统一组织下基层学校检查指导新
学期工作，当时，督导室、普教股正逢全市督导工
作大巡查，两桩事情并在一个时间段，罗老师他们
忙上加忙。我去罗老师那里布置下基层工作，他
没有二话，全部接受，过了几天，罗老师拿了一份
下基层学校指导开学工作的汇报材料交到我手
里，此时，我感激万分，罗老师真是我工作的好榜
样。后来，我调离县教育局去大云镇党委工作，与
罗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从来自县教育局的信
息得知，罗老师还是那么认真踏实地干好每一件
事，直至他2001年9月光荣退休。

罗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爱妻刘老师一
直陪在他身边，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儿女双双高
学历，事业有成，孝敬父母。2021年3月20日，罗
老师因病不幸离开人世，我得知噩耗，悲伤无比。
罗老师在我的心中是最为崇敬的恩师，他的音容
笑貌令我魂牵梦萦，他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永
远激励我不断进取。

嘉善记忆


